
《10+10》
簡介

由金馬影展發起之《10+10》電

影聯合創作計劃，號召台灣電影人

大團結，共匯聚二十位台灣電影導

演，每人分別拍攝五分鐘短片，以

「台灣特有」為中心題旨，不限形式

與劇本內容，授權每一位導演自由發

揮、想像與創作的空間。長達一百分

鐘的電影，在去年金馬影展上，也呈

現出聚合一氣的影響力和超過創作這

行為本身的龐大能量！

二十部「台灣特有」的短片，類型有

溫馨、有純愛、有驚悚、有紀錄、有荒

謬、有黑色喜劇、有社會寫實、有魔幻

想像，有舊日重現也有當代現況。議題

包涵城鄉差距、時代變遷、自我嘲諷、

校園暴力、家族情感、青春情懷、媒體力

量、歷史回顧等等，全面觀照了台灣社會過

去百年來的變遷，也從中淘洗出歷史洪流裡不

可忘記的記憶與情感。《10+10》不僅是一部

電影，更通過匯聚優秀導演們的創作能量，透

過影展向國際發聲，讓台灣的文化與創意軟實

力被全世界看見。

評價

這100分鐘的質素也許參差不齊，故事的銜接

有時也許讓人覺得出戲，但無可置疑，這是

二十位深愛台灣的創作者，用鏡頭為他

們所愛的家園，獻上的真摯表述。與

其說它集結了當下台灣電影產業內

中流砥柱們所各自詮釋的「特有」

台灣，不如說它是一部台灣的情感

辭典。在《10+10》中，我們

可以看到台灣的過去、現在

與未來，看到台灣的引以

為傲，也看到它的難以

割捨，看到它的激情

與黑色、看到它流動

的情懷和恆常的魂

魄。

如果說侯孝賢的電影有一種頑強的生命力，那它一
定是台灣人的生活經驗。電影最初的立場便是

「生活的模仿」，對於創作者來說，藉電影去凝視生活的
經驗，是最重要的事。
《10+10》的策劃本意，與他的創作立場，非常吻

合。
他所執導的5分鐘短片，作為整套影片的壓軸之

作，有 宛如其名的厚實底蘊。《黃金之弦》──恰
如其分地承托住該片想表達的那份代代傳承、開枝散
葉之台灣電影情。或許只有侯孝賢能駕馭這種短小，
但內裡飽滿醇香的家族親情，而故事也正源於他公
司中一直未婚的美術人員的真實經歷。「她家在南
部，每年過年或清明都一定回去。然後可能她年紀
大了，她媽媽年紀也大了，有一次她回去，很怪，
她媽媽從壁櫃裡拿出金條給她。」侯孝賢聽到這件
真人真事後，就說好啊，我們就拍這個，他讓美術
人員回去將細節整理出來，演員、地點隨即就位，
作品從而誕生。
《10+10》是不可多得的一次台灣電影人的集體

嘗試，在侯孝賢看來，這種集體投入的創作所帶
來的最大驚喜是揭示，影人們彼此發現：「哦，
原來每個人表達的方式都不一樣，這種不一樣讓
所有人都很興奮。」大家看到屬於別人的那塊空
間跟能量，互相欣賞。本來彼此暗暗較勁的創作
生態，在這種欣賞的過程中拆除了創作的藩
籬，無意中形成一種團結的氣氛。

時代變遷，四季交疊
許多影評人對台灣電影的現狀並不滿意，似

乎「新電影」傳統在當下的創作環境中已幾乎
尋不到痕跡，青春片當道，台灣電影式微，但
侯孝賢作為時代洪流的見證者，卻認為世道
演變純屬必然，不只是電影本身，人們接受
影像的方式也完全轉變了。「其實最重要的
還是市場，當生活中的種種價值都在市場的
機制中運作時，包括你的打扮穿 、你認為
時髦的觀念，都是市場給你的。」資訊流通
的移動性，使人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手上的
小熒幕裡。而身為影像創作者，侯孝賢對
這種狀況的看法是「時代演變的必然性」。
「因為所有人看的東西都大同小異，接

收影像的能力都差不多。這種戲劇性跟現
在台灣電影的結合，導致台灣電影這幾年
愈來愈local。」大家都用電腦、網際網絡
傳達與接受訊息，如今的電影只要抓住這
個，便會成功。侯孝賢說：「這種電影
跟我們當初想像的是兩件事。」一個新
的世代，等於重新開始，大家的焦點跟
以前完全不一樣。
但面對變局，他卻平心靜氣，笑言

道：「對我是沒什麼影響，我老頭兒
了，也沒車，甚麼都沒有，我還是一樣
步行，坐公車坐捷運，我喜歡在捷運
裡面跟人擠在一塊。」聽他講下去，
則更加有趣。「你作為創作者，不能
跟生活切斷，你不能在一個堡壘裡
面，你永遠不接觸真實生活，那你幹

嘛創作。你要跟生
活非常貼切，
像我坐捷運，
常常看到年輕

男女，頭髮完全是漫畫式的，然後進公廁，很多國中生
都在那邊弄水，還拿出一個甚麼膏，三四個同學在那邊
往頭上抹，男生哎！我覺得好好笑。」
這是時代，所以像《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陔》的

電影會走紅，也是因為時代，你必須極為細心，才能分
辨出這位大導演平心靜氣話語中的憂傷。「所有人都看
小熒幕，小熒幕裡只有線條，那電影這一塊的含蓄，誰
還注意啊？」人與人在情感交往中的暗湧，遁於無形，
iPhone裡的喜怒哀樂，早已佔據人們的生活。侯孝賢
說，這是勢之所趨。
沒有遺憾嗎？
「這不是遺憾的問題。你要認，春天來了呢，冬天讓

開，夏天來了，春天讓開，你懂我的意思嗎？它就是這
樣，逃不掉的。」
如果是你，聽完這席話，不知會否有種幾欲掉淚的衝

動。

分辨能力，乃經驗累積
但對於一位電影導演而言，電影本身是不變的。
無論時代怎麼變化，侯孝賢始終相信：「電影其實就

是你，你身為作者，是你對這個世界的看法、感受。形
式可能會變，但內容是不會變的，因為人的情感流動，
永遠能打動你。所以對我來講，它永遠存在。」
如果說今時今日，他仍有自己最想透過鏡頭呈現的情

感，那麼一定是對人的依依不捨。依依不捨不是愛慕，
而是打動人心的一些情感，哪怕這個人是孤獨的，哪怕
這個人患上了自閉症，都一定有他的動人之處。而創作
者對影像的依戀，恰恰來源於此，且這種依戀的自覺，
不是踏破鐵鞋無覓處，而是隨時隨地置身於生活的內
部。「它一直在。你眼睛看出去就是，而且你不必看也
有，你的涉獵不只是從生活，還有閱讀，種種地方，它
都在。」
那麼，生活中不拍電影的侯孝賢是怎樣的？
「我就是早上起來呀，起來以後通常去爬山，下雨天

就在運動場走一下。然後回家先煮麥片或者稀飯，然後
煎蛋，譬如番茄蛋啦，家裡有甚麼我太太之前買的菜，
我就會做，做好以後，我太太就可以吃啦，我也可以吃
啦。吃完如果家裡沒有甚麼需要整理的，我就洗衣服、
拖地。之後我就去咖啡廳，寫作或是閱讀，下午有時會
去公司。」
生活中的侯孝賢，不但平和，性格更很隨和。某程度

而言，他是一個極度守舊的人，直到現在也不用電腦寫
作。「我根本不會用，所以也永遠不受那一塊干擾，沒
有甚麼垃圾信件，多開心哪！」
仍舊保持平常的閱讀習慣，出版社或從事寫作的朋友

常會寄來新出版的書給他，但他感興趣的大都是舊人心
事，譬如胡蘭成、張愛玲研究中的一些新發現，同類訊
息彷彿永遠看不完、堆積成山。當然也要讀許多關於拍
片的資料，像他最近在內地拍夢回唐朝的《聶隱娘》，
就是通過閱讀，了解唐朝的官制——上層中層下層，更
細分還會有武職武將。「很少人去研究這個，但為了拍
片，你就要去查。」
至於其他同行的電影作品，侯孝賢大多接到邀請有機

會便去看，或是聽到某齣戲的良好風評，就去戲院看，
但最近那套斬獲奧斯卡外語片、此前更橫掃柏林影展的
《分居風暴》，他還沒時間去看。「聽說不錯，要看一
看，我想看的目的，就是去看看它到底是怎麼回事，因
為有時候，其實大家的分辨能力並不清楚。」他絕不會
人云亦云，好電影要自己眼見為實才能做出判斷。
如果說你會在這位大師毫無光環的親和外表下，體會

到他的驕傲，那便是他談到分辨能力這件事時的雲淡風
輕。
「影像的分辨能力⋯⋯」他像是思索了一下，笑道：

「現在沒有幾個人有分辨的能力，以前的人可能有啦，
分辨能力是很難的，有時候自身都不知道，你要在這個
領域一直做、一直做，做到一個頂，才會有分辨能
力。」霧裡看花，孰是孰非，關鍵是置身其中的人能否
看出來。
但他寬容道：「有時你不會去拆穿，因為沒有用，這

世界本來就如此。」再講深一層，不是每個人都如他一
樣，拍了30年電影，所以他的要求，始終只是針對自
己。
或許真的如他所說，對於時代，他沒有遺憾與失望，

但面對他時，你會明白，他始終是侯孝賢，而在這個大
時代中，他能做到的，或許也只有永遠堅持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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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小檔案
「生命中有許多吉光片羽，

無從名之，難以歸類，也不能

構成甚麼重要意義，但它們就

是在我心中縈繞不去。」

——侯孝賢

侯孝賢生於1947年，是台灣

新電影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

1948年舉家搬到台灣，1972年

畢業於台灣「國立藝專」（「國

立台灣藝術專科學校」）影劇

科，1974年從影，1975年起開

始從事編劇工作，1980年，他

執導完成第一部作品《就是溜

溜的她》，其後於上世紀80年

代末所執導的《悲情城市》，

更是他走向巔峰的代表作。

他1985年完成的作品《童年往事》，獲第二十二屆台灣金馬

獎最佳原著劇本獎、第三十七屆西柏林電影節國際影評人獎

及鹿特丹電影節、夏威夷電影節、亞太影展作品獎。台灣影

人陳國富曾評價該片：「無論是伏筆或明言，皆與片中的情

節匯集一流，使得《童年往事》的記憶成為時代的記憶、民

族的記憶。」

1986年，他執導的《戀戀風塵》獲法國南特三大洲電影節

最佳攝影音樂獎、葡萄牙特利亞國際影展最佳導演獎。1987

年，《尼羅河的女兒》獲意大利都靈電影節第五屆國際青年

影展影評人特別獎。1989年執導《悲情城市》獲第四十六屆

威尼斯電影節金獅獎。進入90年代後，他1993年的《戲夢人

生》獲戛納電影節評委會獎。其後又執導了一系列作品包括

《好男好女》（1995）、《南國再見，南國》（1996）、《海上花》

（1998）、《千禧曼波》（2001）、《咖啡時光》（2004）、《最

好的時光》（2005）、《紅氣球的旅行》（2007）等。

侯孝賢的每部作品都保持非常高的水準，而且均有突破，

為台灣歷史與民眾命運寫下了生動的篇章。那些即興式的街

頭、鄉間實景拍攝，混合職業及非職業演員的真實自然表

演，運用畫外音、長鏡頭、空間景深營造的情緒張力及詩意

氛圍，都成為其電影的標誌。侯孝賢喜愛使用長鏡頭、空鏡

頭與固定機位，讓人物直接在鏡頭中說故事，這也是侯孝賢

作品的一大特色，並形成深厚鮮明的個人風格，他與楊德昌

（已故），並稱為台灣影壇的兩位泰斗級導演。

勢之所趨，情之所至

侯孝賢
對於侯孝賢，我有一種近乎於偏執的情意結，他的名字在我心底，幾乎可以直接與金光燦爛的「台

灣電影」四個大字劃上等號。身為他的影迷，在此前十年那些為他的電影哭過、思考過、默然無語過

的漫長時光裡，我始終堅信，他本身已是台灣電影30年來的一部發展史。他腦海中的童年往事，他心

底的悲情城市，他電影中的鄉土和那些流淌而過的歲月經年，對深愛台灣電影的人而言，這是他們最

初愛上台灣的原因。戲夢人生30餘年，光陰最無情。今天的台灣電影，早已不是那個「新電影」當

道的傳統時代，而當我們在看 《海角七號》、《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這類青春片而大讚台

式青春的動人時，還有多少人記得，對上一代或再上一代的台灣人而言──侯孝賢的電影是他們青

春的記憶。

藉侯孝賢攜他所參與的《10+10》來到香港國際電影節之際，我們得以近距離體味他的電影思

維，理解他在大時代下所相信的影像價值。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賈選凝攝：曾慶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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